
老佘没办法，只得把她们带到古树

前，叫她们看那个白胡子老头像不像蛇

精。三个女儿仔细看了，个个都摇头说

不像。大女儿还取出相机，拍下了白胡

子老头的照片，放在笔记本上面，和电

视剧《西游记》里面的土地神的图片来

作比较，最后大家一致得出结论是老佘

看电视剧入迷了，电视剧里的人物走进

了他的梦中。 

这让老佘很没面子，一个人躲在房

屋了生闷气，三天没跟女儿们说话。可

是当他再次一个人悄悄地去看那个白胡

子老头时，发现真的和《西游记》里面

的土地公公很相似。 

很快大年三十了，村子里的村民都

到老佘修的土地庙里来烧纸钱，求财求

福，放鞭炮。连杨老大寡居的媳妇也来

了。这让老佘很有面子，感觉到自己做

了一件莫大功德的事情。一听到鞭炮响，

他就揣着女儿带回来的香烟往外跑，满

脸堆着笑，逢人就递烟。 

正月初八，女儿上学的上学，上班

的上班了。老佘感到无聊的时候，再次

去古树前看那个白胡子老头的神像，却

是怎么看怎么都是一条蛇精了。

我开始思考起中国的青邦究竟是什么

“东西”？为什么眼前的青邦，我们教育中

的可怕的社会恶势力，并不是想像的那样

可怕，他们的孩子黑娃，我的最忠实的朋

友反而比很多所谓工农出身的“根子正苗

子红” 的“红五类”要有教养和有文化、

更懂礼貌得多？我想不通，我开始思索，

向自己提问题……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 , 正是提问题

的年龄。

黑娃今天早已是一个堂堂正正有着正

规学历的按西方的观念是值得人们羡幕的

大医院的医生了。而那些当年的所谓“根

子正的”“红五类”的同龄人呢？他们中大

多数人今天在干什么呢？我想这个众所周

知的问题已不需要我来回答的。

（十） 黑妹
关于这一段的描述，我在这里直接引

述我的一篇《我的诗路历程》中关于她的

段落，可以让读者看出她的印象对我的文

学生涯的影响：

……

其时，那时我倒是模模糊糊地喜欢上

了那条街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哥哥叫黑娃。

黑娃是一个黧黑壮实的美少年，全身皮肤

黑得闪亮。他爱笑。他一笑的时候，浓眉

大眼的脸上就立刻显出两个大大的酒窝和

嘴里两排白白的牙齿。他是我游泳和打弹

弓的好朋友，也是我在那条街作为一个异

乡人的保护者。那条街上有好几个长得很

漂亮的女孩。但是，在我眼里，黑娃的妹

妹是最美的一个。

她似乎和我年龄相仿。亭亭玉立、丰

姿秀逸，出水的芙蓉般俊美姣俏。她也是

皮肤黑黑的，一张鹅蛋脸，柳眉下一对黑

莓子似的大眼睛。一对眼睛顾盼流转时水

波盈盈、明澄得象春天山里的清泉。她的

眸子亮得耀人。有些时候，她的眸子静静

地转动时，就象一对大玻璃珠子，里面闪

动着梦幻一般的光彩。她也爱笑，笑起来

和她哥哥相仿。当她笑的时候，她在我的

眼里就是最美的花朵。我时常叹息大自然

岁月的无情，让美人的容颜不能永驻。

然而，她却要去挑水，要到大街上去

和父母亲和哥哥一道肩上套着粗大的绳

索象牲口似地拖拉着上面装着火车站卸下

来的各种各样的沉重的货物的人力板板车 

……

她的美是一种十分异样的美，完全地

不同于我身边的那些女孩，是我生活的环

境里不熟悉的。因此，她的出现强烈地吸

引了我。

　我们一道出去玩或是在她的家里吃

饭时，我们到河里游泳时、我帮她推板板

车时，在那些时候，只要她的眼睛一看着我，

我就会心里突突地跳。我感到她的黑莓子

样的瞳人是一对深深的黑洞，把我向她吸

引过去。

有几次，当我们在劳作时，我离她的

身子较近的时候，就闻到她的淌着汗水的

身体上散发出来的体味。那时，就几乎让

我不能自持。

　还有一次是在夏夜的河边，耳边呱

呱呱地响彻着河床两边河蛙的鸣唱，她的

双手端着一个装满了洗净的衣服的木盆在

河岸边顺着沙滩向上走，我跟在了她的身

后。那时，有一阵河风吹得她的披散在后

背的长长的黑发拂在了我的脸颊上，我看

着月光映在了她的回眸向我微笑的脸上一

对直视着我的亮晶晶的眼睛时，我简直感

觉到我是飘升到了天上那样的愉快和幸福

……

然而那时，我是什么也不能做。我只

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而已罢了！

而且是在那样岁月里的中国。

　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娇小玲珑漂亮的

女人。她的父亲是旧社会时那座城市和那

座城市附近川南一带几个州县青帮的舵爷。

我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了男人对于女人

的愿望，和那种愿望的感受的深度。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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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大自然的暴风雪对于美的东西和丑

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态度。

她的形像，是我的作品中最原初的

女性偶像。那个形象是野气的，当然，

是田野的野，大地的野，溪河的野。如

果说她让我感受到了文学之树的魅力，

完全应该归究于当时的社会现状。

这里引述我的一首诗歌《山鬼的歌

声》，坦率地说，这首诗歌是几乎二十

多年后，我对她的印象的一种升华：　

《山鬼的歌声》

山鬼的歌声
黎明时分田野的女歌声
是山鬼的歌声
是山鬼下山来的歌声
她拥抱黑夜
她拥抱最黑暗最黑暗的黑夜
她用她的裸身
她用她的最光亮晶莹的的裸身
她拥抱黑夜
她拥抱最黑暗最黑暗的黑夜
不是人拥抱
是山鬼
人间没有山鬼

山鬼的歌声
黎明时分田野的女歌声
她歌颂田野
她在天亮前歌唱
她为行夜路的人歌唱
她知道
她知道行夜路的人
无论是农夫、工匠
还是流浪汉、行窃者
都是人间
他们进了坟里
他们进了天国
都是她的最好最好的兄弟姐妹
黎明时分田野的女歌声
是山鬼的歌声
黎明之后
就是阳光下
丑恶的
人间（全文完）


